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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方周末：院士边疆扶贫五年 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

“扶贫是一步步来的，有人配合，也有不配合的，要反复做工作，”

朱有勇说，“这比写 SCI 论文可要难多了。”

院士把农田当成了实验室，因此，对于“求真求实”有一种特别的

讲究。不打农药、不用化肥，这是朱有勇研究了几十年的课题，也是

他的梦想。

2018 年 3 月，全国两会的代表通道里，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国工程

院院士朱有勇正举着一个两公斤的土豆，向全国的媒体展示。

这是一颗来自于云南省澜沧县蒿枝坝村的土豆。两公斤的个头，对

于城市居民有些罕见，但在这颗土豆的家乡，两公斤只能算是“七八

十分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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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过去并不是土豆的主产区。吃惯了北方土豆的老一辈，很难想

象自己面前的土豆来自彩云之南。然而，这已经成为了新的现实：院

士在当地的扎根扶贫，让现代科技和古老农业在西南边陲实现了奇妙

融合。

在朱有勇展示土豆的同时，几十辆卡车正在云南澜沧准备出发。60

个小时后，一盘盘新鲜清脆的醋溜土豆丝就出现在了北京各大饭馆的

餐桌之上。

这是开春之后全国最先上市的新鲜土豆。“这个季节北京吃到的土

豆丝，大多数来自云南，”朱有勇说。

2015 年，中国工程院确定了澜沧县作为院士专家科技扶贫点，院

士朱有勇首先请缨来到澜沧扶贫。

澜沧地处西南边疆，与缅甸一线之隔。这里主要生活着从原始社会

直接步入社会主义社会的“直过民族”拉祜族。这里超过 70%以上都

被森林覆盖，阳光、雨水丰沛，但却是全国深度贫困县，2013 年，这

里的国家级贫困村人均年收入甚至只有一千多元。

冬季马铃薯的种植，是朱有勇将实验室成果与扶贫结合的案例之一。

早春成熟的马铃薯，不仅为北方单调的冬季食谱增加了一个新鲜选项，

也让不少村民率先脱了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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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名六十多岁的院士走出实验室，将毕生成果埋在云南澜沧的土地

之中，并帮助当地农民走出贫困，比起北上广深日以万计的商业神话，

这样的故事或许不那么激荡。

但当你坐在餐桌前，开始享受来自云南的早春土豆时，其实，关于

院士与土地的故事，已经悄悄发生了五年。

1 扶贫比写 SCI 论文难多了

澜沧蒿枝坝村的中心现在有一栋二层小楼。一层是学员上课的大教

室，每年，都会有上课的声音传出。从小楼往外走，一条石板路蜿蜒

下去，连接到村口的 214 国道。马路两侧，开满了炮仗花，不远处就

是翠绿色的山脉。房屋整齐、街道干净，颇有一种旅游小镇的味道。

新来者有时候会觉得疑惑，“这里不太像是曾经的贫困村”。而事

实上，这是朱有勇来到蒿枝坝村之后主导进行的“审美”改造之一。

如今，朱有勇每年会有 100 多天待在这里。可是最初，朱有勇并不

愿意来。

“我们在学校里指导博士生，那是把论文写在纸上，说实在的，这

容易得多，”朱有勇说，一开始是很畏难，“扶贫是要真真实实把一

个地方带富、把产业落地”。

那一年，朱有勇已经 60 岁，对于普通人来说已经到了退休和颐养

天年的年纪。但在工程院院士的队伍里，还算是年轻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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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工程院定点扶贫，总得有院士来。年轻的不来，让老的来，长期

蹲在扶贫点，这违背了我做人的底线。”朱有勇咬了咬牙，决定前往

澜沧。

第一次进村考察，朱有勇的眼泪就掉了下来。“是真的穷，”朱有

勇跑到农户家里去走访，发现很多农户全部家当只有几袋苞谷、一些

鸡，以及一个四处漏风的篱笆房。

“我们是人民培养出来的科技工作者，却没有让这里的老百姓享受

到我们的科研成果，这是我们的亏欠。”第一次考察之后，朱有勇就

下了决定，“我不走了”。

澜沧当地主要是拉祜族，世世代代都生活在大山里，以前靠栽种玉

米、山谷为生，偶尔采摘菌类、野菜裹腹。《经济日报》此前报道过

他们的生活状态，“他们住在草窝棚、竹笆房里，四面透风，陋室无

物”。据《人民日报》报道，2013 年，当地一些国家级贫困村的人均

年收入只有一千多元。

拉祜族很多人不会说汉语，更难以相信会有一个院士来主动帮忙脱

贫。

朱有勇明白，得让农民们相信这个院士不是来走马观花的，而是要

和大家一块通过双手摆脱贫困。

白天，朱有勇漫山遍野去考察，上山下田，农民们走的路一公里都

少不了；晚上回来洗澡，洗完了毛巾一擦，毛巾都变成了黄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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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士做扶贫，就要先把自己变成农民，还要变成拉祜族的农民。

朱有勇经常跟拉祜族兄弟们喝酒，再加上村干部教的一些诸如你好、

吃饭、喝酒、干活等基本的拉祜词汇，很快跟村民们打成了一片。

要扶贫，就要先解决最迫在眉睫的问题，“农民们应该种什么”。

早些年，澜沧也曾尝试过种植核桃树。“光竹塘乡就有 7000 亩，”

原竹塘乡纪委书记赵永华说，不过结果并不遂人愿，最终核桃树长得

结实挺拔，但合格的核桃却没能长几个。

也有企业想来种花椒，左思右想之后，被朱有勇劝退了，“中国花

椒产地这么多，这里种有什么特别？”

最终，朱有勇决定先拿冬季马铃薯做示范。澜沧冬天雨水少、没有

霜冻，很适合马铃薯的生长，冬天种也跟全国其他地区的马铃薯形成

了差异性竞争。而且，冬季马铃薯的技术在国内已经成熟。

可说服大家来种冬季马铃薯并不容易。

蒿枝坝的村民刘金宝就是第一批反对者之一。2016 年冬天，村主

任和科技扶贫团队的毛如志博士就曾多次沟通，刘金宝表面上答应，

结果第二天就去地里撒了油菜种。

这背后真实的原因，是农民们抗风险能力差，一个没有种过的新品

种万一失败了，对于农民可能就是一整年的收入打了水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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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了第一年的教训，2017 年冬天，村主任和毛如志早早地就来刘

金宝的家里做工作。他们最终劝服刘金宝，先拿出 10 亩地中的 2 亩种

植试试。

不成想，这一尝试，刘金宝的地里结出了全村当年最大的马铃薯，

足足有 2.5 公斤，最终，一亩地的冬季马铃薯卖了 5000 多块钱，而这

几乎是当地村民一年的收入，这把刘金宝高兴坏了。

2018 年冬天，没等村主任和毛如志博士上门，他就早早地把十亩

地全部种上了马铃薯。

“扶贫是一步步来的，有人配合，也有不配合的，要反复做工作，”

朱有勇说，“这比写 SCI 论文可要难多了。”

2 一道题做了一辈子

冬季马铃薯是第一个尝试，但是对于朱有勇来说，如果能把自己实

验室里最新的成果和当地结合起来，当地农民的“脱贫”速度才会更

快。

2016 年夏天，云南的雨季，雨水让早已经泥泞不堪的土路更加湿

滑。朱有勇坐的汽车在经过大塘子村时陷入了泥坑，后轮在泥土里嗡

嗡地空转。

热心的村民拿着稻草前来营救，合力将汽车推出了泥坑。下车感谢

时，朱有勇一眼看到了不远处一望无际的思茅松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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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是用来种三七的绝妙之地啊，”朱有勇不顾周边人的错愕，爬

上山兜了一圈，时不时还用手扒一扒土地，更加肯定了自己的想法。

此前，朱有勇一直在研究三七的生长。三七是山林中的珍贵中药材，

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大，像农作物一样的大田种植逐渐成了主流。

但大田种植三七有致命的难题，“连作障碍”。一片土地一旦种了

一次三七，10-15 年内都不能再次种植三七。与此同时，为了让防止

病虫和快速成长，肥料和农药也必不可少，这既造成了地力的损失，

三七的品质也大大降低。

能不能不打农药、不施化肥，让三七回归森林自然成长呢？这一道

题，正是朱有勇的导师段永嘉留给他的。
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，朱有勇研究生面试，后来的硕士导师段永嘉问

了他一个令他一生难忘的问题。“追溯世界农业历史，依靠化学农药

控制病虫害不过百年，在几千年的传统农业生产中，是利用什么控制

病虫害的呢？”

彼时年轻的朱有勇回答不上来，但这个问题却深深的印在了他的心

底。

二十年后，一篇关于控制水稻稻瘟病的文章发表在权威杂志《自然》

上。朱有勇通过连续 10 年近千次试验，最终证明了作物的多样性空间

优化配置可以有效控制病虫害，该技术能将稻瘟病发病率控制在 5%以

下，减少农药使用量 60%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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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物种是相生相克的，”朱有勇说，三七也一样。思茅松松针的化

合物，对三七的病原体有着明显的抑制作用。

当年开始，朱有勇干脆把实验室搬到了澜沧。在澜沧先种了 5 亩作

为试验田，试验很快得到了正向的反馈，不用打农药、不用化肥，也

不会破坏耕地，实现了“林下三七”的大规模种植。

院士把农田当成了实验室，因此，对于“求真求实”有一种特别的

讲究。不打农药、不用化肥，这是朱有勇研究了几十年的课题，也是

他的梦想。

澜沧澎勃生物药业和朱有勇的科研团队合作，在大塘子村种下了一

片林下三七的示范基地。

一次，朱有勇在巡查时发现了几瓶农药瓶子，朱有勇立刻大声指责

董事长彭磊，“为什么会有农药瓶？我们这是有机三七，怎么能用农

药？”

朱有勇当场逼着彭磊写了一封保证书：彻查农药都洒到了哪里、保

证以后不再使用农药。

作为一名种植多年中药材的企业家，彭磊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场

面。最终，彭磊经过调查，农药并非来自三七地，而是过来打工的村

民将马铃薯地的药瓶顺手丢在了这里，这才赢得了朱有勇的信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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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下三七的种植为澜沧扶贫打开了局面。澜沧地区森林面积广阔，

适合林下三七生长的思茅松林也比比皆是。2017 年，林下三七的种植

面积扩展到了 300 亩，2018 年更是接近了 7000 亩。

据澜沧县林业部门调研，全县有 50 余万亩思茅松林，其中适合三

七生长的有 40 余万亩，按此发展，将会形成一个巨大的林下产业。

3 扶贫先立志

今天如果到澜沧去找朱有勇，你很难从人群中找到这样一个“院士

教授”。

来澜沧扶贫，朱有勇从来不住宾馆，而是住在蒿枝坝的科技小院里。

长期奔波在澜沧的各个乡镇，朱有勇拒绝了县里提出的“派车接送”，

自己租了一辆 10 万不到的国产品牌 SUV。

1955 年，朱有勇出生在红河州个旧市的一个普通农户家庭，从小

抓过鱼、摸过虾。1977 年，高考恢复，朱有勇抓住机会，顺利考取了

云南农业大学。从本科的植物保护到博士的植物病理学，再到参加工

作，研究水稻、三七，“跟农业打了一辈子的交道。”

从 2017 年开始，朱有勇先后在澜沧开设了冬季马铃薯、畜禽养殖、

冬早蔬菜、林下三七、中药材种植等多个技能培训班，培训学员超过

1500 人。今年 11 月，为了帮这些扶贫农产品扩大销路，朱有勇又和

拼多多一起联合打造了农村电子商务班。

技能培训班，是朱有勇扶贫计划中的重要一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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酒井乡坡头老寨村的哈尼族村民马正发至今还将一块朱有勇院士

颁发的 5000 块优胜奖的牌子挂在家门口。马正发是冬季马铃薯班的第

一届学员。在经过了 90 天的培训之后，靠着一股掘劲儿，马正发最终

种出了当年班级里最大的马铃薯。最终，获得了院士亲手颁发的 5000

元奖励。

如今，马正发带领全村 32 户村民都开始种植冬季马铃薯，其中就

有 16 户建档立卡户。努力最终有了回报，一年时间里，马正发就带领

全村人民脱贫致富。

扶贫最不为人知的一关，是“心智”。此前有媒体调查发现，贫困

很多时候也是“心理难题”，在贫困状态中，人的精神状态会受到影

响，萎靡不振。

为了立志，朱有勇坚持要求上课的学员必须参加军训，全程穿上迷

彩服和胶鞋。朱有勇自己也穿上迷彩服，和学员们吃住在一起，在田

间指导种植时，一块犁地、播种、收获。

通过技能培训班，朱有勇将实验室的成果逐一植入了澜沧的山林之

中。冬季马铃薯更适合个平地较多的河谷地区，住在山里的村民则更

适合种植林下三七。

在经过四年的持续培训后，澜沧的农产品生产种植已经逐渐成熟。

而如何把这些农产品卖出去，让利益留在农村，也是技能培训的重要

一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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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与拼多多联合开设电商班的消息传来后，来自竜山村的陈启勇，

早早地就来到了现场报名，“之前只能卖给批发商，利润空间薄、受

限多，现在电商培训班开在了家门口，短时间就帮助我提高了对电商

的认知。”

4“蒿枝坝的花儿红了”

10 月 9 日，一场林下三七的竞卖会正在澜沧大塘子村进行。首批

种植的林下三七到了采挖的季节。

竞价环节只进行了不到两分钟时间。现场商家纷纷举牌竞价，正当

主持人准备迎接下一个高价时，朱有勇叫停了竞标。价格最终停在了

鲜品每斤 1050 元的价格，换算成干成品约 8400 元/公斤，比市面上的

普通三七贵出不少。

“感谢大家对林下三七的认可，这个价格已经很高了，”朱有勇解

释，“价格炒高了，老百姓就吃不起三七了。这不是我种植的目的。”

扶贫是要培育出一个健康的产业，而过早过高的炒作，反而会伤害

刚刚起步的产业生态。

要让农民通过扎扎实实的种植、生产和销售来持续获得利润，产业

才能彻底扎根在当地。

为此，朱有勇将自己的发明专利捐献出来，给企业和个人无偿使用。

唯一的条件是，如果有企业要想种林下三七，必须将最终利润的 1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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捐献出来、分给当地的村民。而这 15%，正是朱有勇院士的技术入股

的收益。

澜沧澎勃生物药业的彭磊算了一笔账。林地都是村民所属的，每家

10 亩，从开挖整地、到种植管理，再到最后采摘售卖，农户都有收益，

每户农户在林下三七上的年均净收益都在 3 万元以上，这是过去人均

年收入的 6 倍以上。

“三七种到了哪里，基本当地的老百姓就都能脱贫了。”彭磊说道。

2018 年，十亩冬季马铃薯地给马正发带来了 7 万块的收入，今年，

他将种植冬季马铃薯的土地面积变成了 20 亩，“保底收入十万元以上。”

马正发的儿子在昆明读书，“压力一下子小了很多，完全可以供他再

读个研。”

今年 8 月，中国工程院的何朝辉被派驻到澜沧挂职云山村第一书记。

在中国工程院选择澜沧作为科技扶贫点后，先后已经有多位教授和博

士加入了扶贫队伍。

沿着蒿枝坝村庄的四周，有一圈水泥路，博士黄惠川将之戏称为“蒿

枝坝一环”——等蒿枝坝发展起来了，还会有二环、三环，甚至五环。

蒿枝坝一环一圈下来是 1.3 公里。每天早上，朱有勇起床洗刷完毕、

喝一口茶之后，就开始沿着蒿枝坝一环跑步，每天 5 圈，雷打不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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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开始是朱有勇一个人跑，慢慢的，毛如志博士、黄惠川博士也加

入了进来，再后来，几乎所有来蒿枝坝扶贫的人，都形成了一种默契，

早上跟着院士一块跑两圈。

城市中产们热爱的健身活动，出现在了大山的农田边上。原本忙于

劳作的村民们一开始不太适应这群绕圈跑的教授和博士们。但随着他

们将生活、事业扎进土地里，绕圈跑也成为了他们彼此之间的一种默

契，不少村民开始主动加入“院士教授跑步团”。

变化不只是这些。整齐的房屋、干净的街道、处处花香的院落，甚

至，在朱有勇的引导下，还有村民也做起了小生意：小小的村落里，

蒿枝坝农家乐就开起来了 6 家、早餐店也有了 2 家，这都是过去忙着

种地的农民们所不敢想象的新事业。

2015 年，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，2020 年，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

困人口实现脱贫，贫困县全面摘帽。“澜沧今年将有望提前实现这个

目标，”朱有勇说。

在澜沧的扶贫有没有终点？

朱有勇觉得，“扶贫是一个阶段，但脱贫了不脱钩，”朱有勇觉得，

“我要帮助这里的产业持续做下去。”

在蒿枝坝一环的两侧，如今盛开着一种名为三角梅的植物，第一次

开花需要三年。院士在蒿枝坝扎根后，就引进了这种花。



14

朱有勇说，退休之后会把扶贫经历写成小说，书名就叫：蒿枝坝的

花儿红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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